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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节，一场跨越时空的“爱的回应”

本报记者 李小委

在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大学，不少老同事

仍记得，沈滔刚参加工作时，介绍她总习惯

带上一句———“这是沈教授的女儿”。一晃

20多年过去，守着职教讲台一路走来，沈滔

靠教学与科研的积累，渐渐拥有了属于自己

的标签。

沈滔的父亲生于1947年，北京大学数学

力学系毕业，退休前是学校的教授。从教数

十载，他先后编写了50多本教材，其中国家

级规划教材就有29本。沈滔儿时住的家属院

紧挨校园，除上课外，父亲大部分时间都坐

在书桌前写书稿。家里那把藤椅，因久坐，

椅腿在水泥地面磨出了浅浅的印痕。出版

社寄回的修改稿，他全部用红笔逐页标注，

一字一句反复打磨。家中总是安安静静，父

亲埋头撰稿，沈滔和姐姐便在一旁看书做

作业。书桌那盏灯，算是沈滔最早接触到的

“课堂”。

父亲常提起“教无定法”，这也是他贯

穿始终的育人理念。他从不拿两个女儿作

比较，尊重各自不同的成长路径。姐姐悟

性极高，后来成为复旦药学博士；沈滔更

擅长口头表达，在演讲、讲解方面优势明

显，父亲便顺着她的特点加以引导。读初

中时，沈滔模仿父亲讲题的方式，为班里

同学梳理英语习题，同学们很愿意听她

讲———从那时起，她心里便萌生了当老师

的念头。

父亲做学问讲究落到实处，一本教材常

反复修改十几遍，连标点符号都不肯马虎。

这种做事态度，一直深深影响着沈滔。工作

以后，她潜心教学科研，主持立项了教育部

国家级在线精品课程，获江苏省高校微课教

学比赛一等奖，牵头完成省级、市厅级、校级

课题十余项，并获评江苏省教学名师、江苏

省高校青蓝工程优秀青年骨干教师等多项

荣誉。

每次上完课，常有学生围过来提问。“看

着他们，我偶尔就会想起父亲伏案工作的模

样。”沈滔说，“父辈留给我的，从来不是光

环，而是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还有做事务

求扎实的行事准则。两代人都坚守着同一份

教育初心，我也希望把这份治学态度，继续

传递给我的学生。”

一盏灯两代人
讲述人：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大学副教授

沈滔（右）

“学校里没有小事”
讲述人：徐州市经十路小学副校长

魏国康（中）

三代人，一方讲台
讲述人：徐州市大学路实验学校科学老师

苏一杭（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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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国康是在校园里长大的孩子。小时

候印象最深的，是家里那盏总亮到很晚的

灯———母亲伏在桌前批改数学作业，改完

一本，摞一本，摞得比当时的他还高。父亲

在另一头翻教育杂志、备教案，有时外套一

披就出门，去学生家里给遇到困难的孩子

讲题。后来父亲从讲台走上管理岗，当了副

校长，心里装的还是学校，深更半夜一个电

话就往学校跑。

那时魏国康趴在门边想：为什么他们

的心思，总是先学校、再自家？为什么他们

的时间，总是留给别人家的孩子？

说实话，当老师的孩子，有过骄傲，也

有过委屈。

骄傲的是走在校园里，总有学生老远

就喊“老师好”，连带着他也被多看两眼。

委屈的是，父母对学生百般耐心，对他却格

外严格———作业必须工整，说话必须算数，

做错了不许找借口。年少时他常觉得，在家

里自己更像一名学生。长大后才慢慢明白，

他们不是不疼他，只是把讲台上那颗心，原

原本本带回了家。

高考填志愿那晚，父亲只说了一句：“教

育是良心事，择一事，终一生。”母亲没多说

什么，只是从柜子里抱出一摞魏国康小学时

的作业本，每一页都有她当年批改的红色笔

迹。那一刻，他忽然就明白了自己想要什么。

如今，魏国康在云龙教育岗位已经整

整13年。

第一次以老师的身份走进教室，他眼

前浮现的，竟是父亲当年站在黑板前的背

影。一模一样的位置，一模一样的粉笔灰。

那天下课，他站在讲台上愣了许久。

这13年，他备课、上课、为学生做个性

化健康管理；后来也走上管理岗，成了学校

副校长，忙碌在食堂、教室、操场之间。父亲

那句“学校里没有小事”，如今成了他的座

右铭。他的办公桌和父亲当年那张几乎一

样宽，担子却比讲台重得多。

从前不懂父母为什么总把学生挂在嘴边，

如今他在饭桌上和爱人聊的，也是班里的孩

子、校园里的事，聊着聊着，一顿饭就吃成了

“教研会”。有一回母亲来家里吃饭，听他说完

一个孩子的情况，她脱口而出接了他的话茬，

母子俩对着分析了半天，父亲在旁边笑：“行

了行了，这是家宴，不是教务处会议。”

本报记者 孙亚妮

教师节临近，徐州市大学路实验学校科学

老师苏一杭回望自己的从教之路，发现自己与

这份职业的缘分，早已埋在童年。

苏一杭的爷爷曾是一名数学老师，父亲现

在是一名信息技术老师，而如今，苏一杭成了

一名小学科学老师。三代人，跨越不同年代，却

都站在了讲台上。

小时候，苏一杭常跟着父亲去学校。寒暑

假里，校园成了他的“托管地”：父亲忙着备

课、上课，他就在教室里写作业，有时就在校园

里转转。

“那时候看爷爷、爸爸，就觉得老师很受人

尊敬。”街坊邻居见到爷爷，总会亲切地喊一声

“苏老师”。那份尊重，让年幼的苏一杭对教师

这份职业有了最初的向往。

但真正走上讲台，却不是一条早已规划好

的路。

苏一杭大学时是生物制药专业,可他实习

时发现，实验室里的工作与自己的性格并不契

合。反倒是在大学期间，他给同学讲题时觉得

更有成就感。也是在这样的过程中，他重新想

起了儿时对教师职业的那份向往。

第一次站上讲台，他教的是三年级。面对

一双双认真而又充满期待的眼睛，他依然紧

张。“他们都在等着从我这里学到新的东西。”

那一刻，他才真正理解了父亲和爷爷口中的

“责任”。

如今，粉笔黑板早已变成多媒体屏幕、功能

室和更加丰富的教学资源，孩子们的知识面也

越来越宽。苏一杭更在意的，是怎样让孩子愿意

学、主动学。“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天赋，老师

要做的，是发现他的闪光点。”这种理念，也让

他与父辈有了不同的答案。

五年教学生涯，苏一杭还不敢说自己已

经成为父亲、爷爷那样的老师。但教师节

这一天，他终于读懂了他们曾经的

选择。

三代教师，讲台在变，时代

在变，而那份对孩子的责任

与热爱，始终没有变。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刘刘冰冰 摄摄


